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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讲座】 

新疆人口转变与人口发展 

——回应西方学者关于新疆问题的观点 

 

李建新 

 

（2020 年 11 月 20 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李建新教授在北京大学理科五号楼做了题为《新疆人口

转变与人口发展》主题讲演，本文根据讲演主要内容整理） 

 

现今最大的事件是疫情，但是疫情期间有很多中美摩擦，其中新疆问题不断上头条，我们引

出两条。第一条是 9月新闻，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应西方媒体污蔑中国政府对新疆少数民族推

行强制绝育这一事提问。发言人华春莹做了如下回应，她说新疆维吾尔族人口从 78 年 500 多万，

在 40 年间增长到 1272 万，是过去的两倍多。给出这一系列的数据后，这件事就明白了。第二条

是这周一的新闻，这次不是记者提问，而是加拿大驻联合国大使就同一问题发问，发言人赵立坚

使用了刚才我们公布这个数据作出回应。 

问题的源头在我刚才提到的这一数据，我先解释分析一下这个数据。通常说新疆有 13 个世

居民族，但主要人口是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这四个民族人口数量是百万级别，合

计占比新疆人口的 90%以上。可以看到外交部发言人是按照官方统计年鉴数据作出回应的。维吾

尔族在新疆地区人口增长最快。即使在全国 56 个民族中，维吾尔族人口增速也是最快的之一。  

面对这个事实，为什么会有不断的质疑发难？他们的观点其实来自于德国学者阿德里安·曾

兹的调查报告。他的中文名字叫郑国恩，号称是西藏新疆问题专家，他在 2020 年 6 月做的报告。

简称为《新疆强制节育报告》。在报告中，他承认新疆维吾尔族人口发展快。重要的是，我们认

为维吾尔族人口四十年翻了一倍，但是他聚焦在这几年。南疆地区少数民族和田市于田县，13-16

年的自然增长率高达千分之 20，这是较高的增长率。2017 年数据为千分之 10，下降了千分之 10

个点，但仍然是较高水平。问题是在 2018 这一年其人口增长数据由正转负，而且正转负不是渐

进的，是突然转变。所以问题是这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郑国恩认为新疆在这一年推行了计划生育政策，强行实施节育和绝育。节育最常用手段是女

性上环，绝育是结扎。他收集了南疆地区出台的各项政策，比如说这几年出台的免费推行计划生

育政策、落实政策、上环绝育奖励政策。如果你孩子生够了，选择采取避孕措施会获得一定奖励。

他收集不少这样的资料数据，他的结论是：通过在维吾尔族人口中推行强制绝育计划，是否是一

种联合国定义的“种族灭绝”？这个报告出台后，在第一个新闻中，华春莹回应记者时记者使用

的用词是“在新疆推行强制节育和绝育政策”，在第二个新闻中加拿大驻联合国大使用了这个

“种族灭绝”。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你们看到他拿出这样的统计事实，不是胡乱编造的，会有怎样的反应？

我的观点：他的结论完全是错误的。我先介绍新疆基本的人口情况。总量变化大体是根据得到的

普查数据，我们还是用 2010 年的普查数据。当时新疆人口是 2100 多万，其中维吾尔族人口约

1000 万、汉族人口有 800 多万，到 2018 年的时候，新疆人口已经增长到 2400 多万，其中有维

吾尔族人口 1200 多万、汉族人口 700 多万。通过这些数据我们发现，从 2010 年到 2018 年发生

两个大的变化——维吾尔族人口迅速增长和汉族人口出现回落。回落有一部分原因是迁移，从普

查时期到现在，汉族人口有所下降，人口比例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一个总量上的改变。 D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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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结构来分析。从 1990 年到 2010 年，四个人口居多民族的年龄结构变化特点是：汉族

人口呈现老化趋势；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相对年轻；回族介于中间。2010 年我们发现这个结构

发生很大变化。此外性别比变化可以发现，汉族人口的出生性别比偏高，但少数民族差不多正常。 

看社会经济结构，教育水平总体在不断提高，但是不同民族间存在差距，像维吾尔族、哈萨

克族等相对来说教育水平低一些。看行业和职业构成。第一产业农林牧渔，第二产业工业，第三

产业服务业。这些年调查结果显示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主要集中在第一产业，汉族主要集中在第

二、三产业。维吾尔族农民的职业比重比较高，汉族在党政机关商业服务比例较大，这是构成的

差异。另一个宗教结构。新疆人口大部分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人口，另一部分是信仰泛儒教

的汉族等人口。 

另一个结构是新疆人口的地理分布。新疆总体是不断城市化的过程。几个民族之间可发现一

个特点——汉族的城镇化水平比较高，而其他少数民族较低。另一个是地域分布——汉族人口分

布比较分散，而少数民族相对集中。乌鲁木齐人口密度最高、伊宁是相对高的、接下来是喀什等

传统的居住地。南疆主要是维吾尔族，汉族相对来说更加散居。最不均匀的是塔吉克族，塔吉克

族基本上就居住在喀什的民族自治县，其他民族大致是这个分布特点。 

人口理论描述了人口的三个变化特点：第一，人口由高位静止状态转变为低位静止状态的这

个现象并不是孤立的，它嵌入在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过程中，是发展式的变化。第二，它是

有序次性的、不可逆过程。正常的人口演变一定会表现出序次性，死亡率先下降，然后生育率再

下降。同时，不可逆性是说如果一个人口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转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那么

就无法再回到高出生、高死亡状态。第三，人口转变是一个分阶段变化的过程，不同的学者给了

不同的阶段划分方法，保持了几个特点，遵循有序性：死亡率先下降，生育率基本不变。然后死

亡率达到低水平，保持稳定，生育率随之下降，走向新的阶段。 

了解到变化过程的特点后，便需要对这种过程进行解释，探索解释性理论。解释性理论也有

不同的流派解释，但是将这些流派的解释汇总之后，大家的共识在这四大因素上：第一，人口因

素，出生和死亡之间，是存在关联的。高死亡率一定会导致高出生率，因为人类要延续。但是低

死亡率不一定会导致低生育率。一定是死亡率先下降，这也表现了序次性。第二，社会经济因素，

例如教育、健康、城市化等等。其中教育的影响是最为直接的，比如教育可以直接影响生育。生

育的承担者是具有生育能力的女性人口，女性人口到了一定的年龄就具备生育的生理能力。但是

教育普及之后，会延迟女性结婚生子的时间，同时改变生育观念。第三，法制法规政策，尤其对

于我国影响较大。比如婚姻法，生育是在建立婚姻的家庭关系之后完成的，再比如我国的计划生

育政策。第四，文化观念，即价值观。比如说汉族人口中存在传宗接代的多子观念，伊斯兰教中

也存在这种多子观念。 

在这样的框架下讨论新疆的人口变化特点，可以发现也遵循相同的规律。全国的人口转变如

忽略三年灾害时期，是一个相对均匀的变化，是比较典型的人口转变。中国人口转变是从新中国

成立以后。因为它的起点是高出生率（35‰）、高死亡率（20‰以上），是一个从高出生高死亡转

向低出生低死亡的过程，其中死亡率先下降。忽略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是一个死亡率先下降，后

稳定，然后出生率下降的过程，这符合人口转变过程的规律。新疆作为中国一部分也经历新中国

以后和平发展过程，开始走上现代化。同样，对于新疆，先是高出生率（千分之 30）、高死亡率

（千分之 20），这就是高出生高死亡。如果我们忽略两个峰值，趋势也是一样的，死亡率先迅速

下降，然后一直稳定。生育率亦然。而在这些年有特殊最高峰，高于全国平均值很多，是因为迁

移人口。然后之后迅速下降。 

但对于纵坐标分析，新疆人口和全国人口相比，两条线水平还是存在区别。全国的人口的平

均水平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就已经进入了低增长时期，人口自然增长率在千分之 10 以下。但新

疆人口只在 2018 年，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和全国接近，在此之前，都比全国的水平要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39 

高。所以得出结论，新疆整体的水平较全国平均水平更慢。按照人口转变的标准便可以解释。边

疆地区发展各项指标相对落后，因而人口转变速率更慢。 

数据表明，从 1998 年开始，北疆和东疆已经进入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三低阶段，但

在生育水平上略有差异。南疆则仍处于较高的生育水平。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两个奇异点数据，第

一个点，2014 年南疆的出生率陡增，如喀什地区人口出生率更是达到 60‰。按人口学的知识，

大部分阶段人类没有突破 40‰的出生率和 35‰的死亡率，60‰的出生率很有可能是一个错误数

据。通过我们进一步与相关单位的数据核查，了解到实际情况是，2014 年出生率奇高，是因为

那些年，由于受到宗教极端主义思想的影响，许多地区的人口生育处于完全自由放任状态，存在

着较大范围的瞒报漏报，后来“访惠聚”工作组下乡纠偏核查，这一现象才得以遏制，并进行了

大规模的补报，而补报的数据都统计在了 2014 年，于是使得 2014 年出生率陡增。第二个点，2017

年出生率也出现小的陡增，这一次数据异常的原因与 2014 年大体相同，这是在 2014 年基础之上

的彻底数据清查。 

这两个特殊的数据反映出宗教文化观念因素对民族人口变化差异的影响。我们还可以再通过

对政策差异的梳理来了解研究民族人口转变的差异，如对少数民族的计划生育政策权力下放到自

治区，使得对于少数民族的计划生育开展较晚且相对宽松。90 年代，针对少数民族的计划生育

政策正式出台，但地方的贯彻执行力度不佳，后通过反复修改，最终在 2017 年修改后的条例中

删除了对于民族间的差别对待。自此，新疆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再以民族作为区分标准，转而以城

市与农村人口作为区分标准。于是在 2017 年后，少数民族人口生育率有明显的下降，不过，虽

然民汉死亡率都维持在相对较低水平，但是汉族出生率相对于少数民族仍较低，存在着差距。 

这些变化数据本身反映出新疆存在的许多问题，但我们将其定义为边疆地区发展中的问题。

对新疆而言，有几种关系最为重要，其中首先是“稳定与发展”。新疆最早提出“稳定压倒一

切”，这与发展的需求产生矛盾。这一矛盾与民族关系矛盾都是无法回避的。南疆至今仍然面临

着人口增速快、生态环境压力大、贫困问题、医疗卫生、教育就业、城镇化、地区差异等发展问

题，这些都反映出新疆发展问题的一些特点。 

这些特点表现为多种问题同时存在、多重叠加。新疆存在汉族与少数民族间的人口差异，也

存在着南疆和北疆、城市和农村的地域差异等，这些差异的叠加造成问题的多重性质。这些问题

的性质，一部分是发展问题，一部分是稳定问题，这种异质性使得新疆问题更加复杂。 

新疆新的发展机遇可以以几个大事件作为标志。第一是 2010 年以后的大规模援疆，虽然援

疆一直进行，但 2010 年后规模与力度都大幅增加；第二是 2013 年我国一带一路国家构想的战略

发布后，新疆的发展有全新的定位；第三是 2014 年第二次新疆工作会议的召开，今年的第三次

新疆工作会议也给新疆带来更大的发展机遇，促进了新疆的发展。 

新疆近年来人均 GDP 的变化是显著的，而新疆的发展在许多方面更为突出，例如社会发展

中的教育、医疗等。教育和医疗的发展在人口学概念上，也可视为人口发展的一部分。人口发展

的概念表现在数量和质量上，其中的质量就是以健康和教育为衡量标准的。新疆的人口发展体现

在新疆在教育和医疗卫生方面的发展。新疆从 2013 年开始就加大了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在南疆

部分地区实施十二年义务教育，达到了 99%的高中升学率，这一成果是国家加大投入的结果。新

疆在医疗方面这几年也加大了投入改善。在 2013 年，新疆的医疗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差异较大，

但在 2019 年时差距已经大幅缩小。因而在总体上，新疆的教育与健康的发展非常迅速。 

在国家政策的带领下，新疆许多指标良好发展，基层农村各类指标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值，

体现了基层的迅速发展。再以喀什地区发展为例，喀什作为南疆的经济、文化、交通等中心，在

2010 年后，中央出台政策加大了对喀什的对口支援，山东、上海、广东、深圳都给予了大力支

持，援疆范围深入到偏远乡村。喀什本地的建设重点是老城改造，在如今已经取得了很大程度上

的成果。从这些数据看援疆的成就表现在了喀什经济发展、基本建设、教育医疗的方方面面。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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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全方位的政策支持，和新疆全方位的发展，都是实实在在的。我相信在座的来自新疆的各位同

学都能真实感到国家政策和发展战略在新疆的落地结果。 

有了上面的认识基础，了解了全面真实的新疆，尤其是近五年发生的变化，我们再回到讲座

开头提出的问题。 

回应这位西方学者的观点之前，我们先普及一点人口学的统计知识。在郑国恩的指标里出现

了自然增长率。自然增长率（RNI）等于出生率减去死亡率，出生率（CBR）是某一年的出生人

口除以该年的平均人口数，死亡率（CDR）是死亡人数除以人口数。这是我们常用的描述人口转

变的数据指标。还有一个指标叫总和生育率（TFR），它是年龄别生育率之和。总和生育率与自

然增长率、出生率都有相关关系，受到人口中育龄妇女的年龄别生育率占总和生育率的比重的影

响，这其实是一个结构模式指标。 

观察郑国恩给出的数据。我们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人口指标会在 2018 年发生突变？郑国

恩给出的解释是强制性计划生育所导致。我们先把上述新疆人口问题抽象成一个一般化的人口原

理。人口的生育水平并不是简单地由出生率计算，而是通过考察育龄妇女生育方式得来的。它本

身具有一种模式，即在某个年龄以某种强度去生育，最后会得到某个总量。我们先看一组和田县

的普查数据，可以计算出育龄妇女的年龄生育率实际占总和生育率的比重。然后使用实际统计数

据构造新的数据。按照 2015 年的数据，此模式的总和生育率为 2.4。假设五年之后其生育模式不

变、生育水平变，生育率会降至 0.8。如果单使用汉族的生育模式构造，虽然生育水平同为 0.8，

但是年龄别生育率结构不同。 

从 2.4 到 0.8，什么条件下总和生育率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新疆人口在过去几年中发生了

深刻变化，第一个解释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又可具体体现在教育上。以南疆为例，过去女性 15

岁接受完初中教育后毕业，毕业后即结婚生育。如 2014 年我在南疆某地调查时发现这样的现象：

一位 1972 年出生的维吾尔族女性，在 1990 年结婚并生子，生了 4 个孩子；1990 年出生的孩子，

2008 十八岁结婚，到 2014 年六年过去，又生育了四个孩子。我们会发现 90 后的青年和 70 后的

妈妈，她们的生育模式几乎是一样的。近年来，南疆女性教育水平的提升，所有 15 岁初中毕业

后女生的婚育年龄都因为普及高中教育而推后；另一方面，高中教育直接改变了她们的婚育观，

所以和过去相比，15-19 岁年龄别的生育率大幅下降，意味着早婚早育的情况基本没有了。 

第二个解释，生育率如此迅速下降还因为各项政策法规的落实。2014 年第二次新疆工作会

议提出“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这三项举措。落实依法治疆首先体现在落实婚姻法。

过去在南疆，由于受宗教因素影响，婚姻是由宗教仪式来确认。现在婚姻确立的前提是纠正违法

婚育，落实婚姻法规。同样计划生育政策从 2017 年开始全体公民一致化，没有落实的将会得到

落实。上面举的那位 90 后母亲的例子，到 2015 年 25 岁，虽然是育龄妇女，但按政策已经没有

生育指标。对待这些人我们进行什么样的宣传教育？按照政策，你该上环的上环，该结扎的进行

结扎。这里面也许有强迫的案例，但是我们调查到更多的是宣传奖励为主，政策会免费提供各项

服务，有各种奖励措施。所以符合政策法规生育条件的育龄妇女骤减，因为她们都已经“透支”

了她们的生育，因此人口出生率的突然下降也是依法治疆、政策法规落实的结果。 

第三个解释，宗教传统观念的影响减弱，世俗化趋势加强。过去一段时间在新疆南疆地区宗

教的因素影响女性婚育观念和行为，现在加强了党的领导和宣传，遏制住宗教极端思想影响，所

以人们的婚育观也同样发生了变化。 

所以说，生育模式的转变是发展的结果，具体体现在教育、健康卫生、依法治疆、宗教观念

淡化等方面。这种发展是符合人口转变规律的，是在以上发展因素影响下由一个传统的早婚早育

密育多育模式转向一个现代的遵循法律法规正常生育模式的结果。 

人口生育模式急剧转变后，相对应的统计数据指标会发生这样的“突变”：当总和生育率 2.4

时，使用统计指标公式转换，得到出生率 20‰，若死亡率取 7.5‰，得到自然增长率为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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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总和生育率由 2.4 转向 0.8 之后，“于田县”就一下变成了自然增长率千分之-0.5，人口转为负

增长。 

所以无论是从新疆社会的实际发展，还是从人口变化规律和统计指标正确解读，得出结论都

是：郑国恩的结论完全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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